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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电力系高压

专业就读，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

考入初创的中国专利局，从此投身我国专

利事业，先后任专利实质审查员、复审审

查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在研

究员岗位退休后，又从事专利律师工作，

现还在专利代理业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发挥余热。

特殊年代决定了我们所受基础教育的

欠缺，但也锻炼了我们不怕吃苦的坚韧品

格。清华培养的自强不息、勇于攀登的精

神，为我们这一代学子担当时代责任筑就

了坚实的基础；清华养成的严谨好学、刻

苦认真的作风，不仅弥补了先天基础不

足，而且使我们能以实际的成果与业绩证

明了我们的实力。

在毕业头两年的新教师脱产进修及而

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在清华这座知识

的殿堂里飞速成长，也印证了一个人能走

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多位清华老师的

谆谆教导和精心培育，至今历历在目。我

难忘朱德衡老师为我手写的学习必看书目

单；难忘周礼杲、黄维纲老师对我实验报

告的鼓励；难忘在相年德老师指导下，与

陈雪青老师和电科院于尔铿老师一起攻克

科研项目中的一个个难关；更难忘当年的

系主任王世樱老师旁听我讲课后的细心指

导。当我参与的科研项目“水火联合电力

系统经济调度程序”荣获国家科技二等奖

的消息传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1985年因父亲患癌需照顾，我不得不离开

清华，考入成立不久的中国专利局电学部

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1985年

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当时急需既懂技术

又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组建一支新型的

专利实质审查员队伍。在这种背景下，我

从一个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工科教师，一

步跨入第一代专利审查员队伍。种种挑战

扑面而来，不仅急需学习与研究国外先进

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需要系统学习和快

速精通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知识及其司法实务。中国专利法律体系

首先是从德国学的，国内外发明人踊跃在

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因而涉及大量的外文

法律和技术资料，为此我在原有英文基础

担负起时代的责任

○赵国虹（1977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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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学习了德语、日语，掌握并能熟练应

用两门外语，使自己如虎添翼，又为做好

后来的各种复杂的涉外专利研究开拓工作

储备了实力。

改革开放，给工农兵学员这一代人的

前途命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赋

予了我们不可替代的时代责任，使我们在

历史性人才断层中脱颖而出，肩负起承上

启下的大使命。

1985年至90年代初，是中国专利事业

初创阶段，我们经短期培训后马上上手专

利审查员的工作，并能较快地成为业务骨

干，特别是在我36岁时再次通过公派留学

考试，有幸赴德国在德国专利局、欧洲专

利局和德国专利法院，系统学习专利专业

理论与实务操作，还主动联系到德国专利

事务所、德国企业进行实习，同时兼任中

德专利业务交流的专业翻译，为在而后成

为该技术领域的资深专家夯实了坚实的基

础。我的表现得到德国导师的一致好评：

“赵女士在学习期间始终能够掌握主动

权，并且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由于她具有

良好的德语水平和技术知识水平，这使得

她在整个学习期间顺利地完成了各种任务

和要求。她理解力快，思维分析能力强，

并且有毅力，求知欲旺盛，这使她善于抓

住和澄清学习期间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留学和多年一线专利审查经历，使我

有幸被选拔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顶级业务

单位专利复审委员会工作。工作时，我们

必须三人或者五人合议，如果当事人不

服审查决定，我们还必须当被告跑法院，

平时需经常回答各种询问或质问，还时常

承担学术研究和培养专利人才等方面的任

务。要干好工作，除了专业技术背景要扎

实，专业知识面要宽，还需要不断学习法

律层面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新知识，特别

是主持口头审理或者到法院应诉所需准确

简洁的口头、书面表达能力。我较早进入

了研究员的行列，这使自己能从更高更宽

的层面了解和掌握专利工作的运行规律，掌

控复杂专利事务的处理能力，同时也更深刻

领会到了专利工作者肩负责任的重要性。

在2002年的一次公务员竞争上岗考试

中，我以笔试、口试均第一的成绩，担任

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属的中国知识产权研究

会秘书长一职，参与国家级知识产权研究

课题评审，担任国家核心刊物《知识产

权》主编，创立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

与中国商标、版权协会等单位一起，开

展国内外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合作，协调政

府、司法、高校、企业间的知识产权研究，

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培训的高速高效发展。

专利审查工作掌握着授予或维持专利

权的生杀大权，这往往涉及发明人多年心

血和核心利益，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

发展，可以说也是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

区域。我在近20年工作中始终秉持依法办

案、公正廉洁审查的原则，恪守底线，而

且能够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

国家利益出发考虑个案的处理。在我看

来，专利审查工作的过程是解释和实施法

律的过程，是与公正尽可能保持一致的过

程。我的审案风格和态度得到了局内外的

普遍信任和认可，不断收到表示感谢的信

或电话。记得有一次我维持了原驳回决

定，该申请人还来信特意表示理解和感

谢。同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退休后

赢得了国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青睐。

从审查员变为专利代理人，我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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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原专利审查所带给自己的职业技能优

势，清楚看到了体制内只善于做选择题造

成的思维和能力局限。例如，当年我作

为复审委代理人答辩和出庭应诉从没有败

诉记录，2001年曾被法院选为观摩样板在

大审判庭出庭应诉，法院知识产权庭对我

的答辩水平和工作态度的评语为“没有一

句废话”。然而，作为代理人出庭时，我

突然发现没有技术背景的民事法官经常听

不懂和不爱听我的专业表达，更爱听信律

师以讲故事的语言表达的往往最不真实的

意见陈述，律师擅长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来浑水摸鱼，而专利律师则需要把复杂的

技术简单化，这时候我才强烈感觉到原来

练就的“没有一句废话”已经优势不在。

要能将发明人的技术方案变成通俗易懂的

法律保护文件，且不允许有差错和思维模

糊，这必须从让自己更优秀着手，放下身

段，不放弃任何实战参与机会，注意研究

办案艺术及诉讼谋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

解决问题上去。

由于中国专利制度的推行远远晚于发

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用专利布局

抢占了我国大部分的技术与市场竞争的制

高点，中国企业急需一流的专利代理人

才为其保驾护航。为此，我在企业要求下

创办了北京卓言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承

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浙江正泰集团诉跨国

公司施耐德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侵

权案，该案最终以正泰从对方手中赢得

1.575亿元天价赔偿费，并同时达成两大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所有专利诉讼的全面和

解协议而结案。这是中国企业至今为止诉

讼标的和获赔数额最大的一起专利案件。

2010年4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09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中，此案排在第一。

回顾成功代理此案的过程，无比艰

辛，充满风险。浙江正泰集团是我国低压

电器的龙头企业，从90年代以来受到多次

来自施耐德的并购压力，并购不成，施耐

德就通过国内外一系列的专利侵权诉讼与

禁令使正泰陷入了生存风险。我作为专利

顾问与正泰法律部一起在正泰的专利库中

寻找到一个施耐德可能存在侵权的实用新

型专利。但经对其胜诉的可能性分析后，

大多数同行都认为打不赢，只有我认为胜

诉的可能性比较大。正泰集团董事会在充

分讨论后勇敢地做出了决定：听赵老师

的！

于是，反诉施耐德侵权的新战法在我

的指导下完成了周密部署并实施。对方的

代理律师和专利代理人虽然都出自各大著

名事务所，然而，大事务所的名律师一

般不亲自看案件的具体细节，也往往不重

视或者不屑于研究对方。我方则始终把对

方、把细节当回事，以客观真实驳失实之

词，利用矛盾借言对辩。我们清华人从不

会因为对手强大困难重重就放弃，也不会

因为自己努力不够而前功尽弃。

1990 年，赵国虹学长（右 1）在德国专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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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与施耐德的侵权纠纷，律师界关

注的是此案的天价赔偿额，实际上，该案

的成功还体现在双方不仅在全球多个国

家的20多项专利诉讼全部终止，而且共同

遵守十年互不起诉的约定，为正泰抢占国

内外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

条件。通过该案也使我国企业界感到：一

个专利的价值高低，不在于非得是发明专

利，也不在于所带来的科技进步程度有多

高，而是取决于这个专利在市场中产生的

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包括能将

被动挨打的受害者转为专利博弈的受益

者。欧洲专利局因此案也改变了对中国实

用新型专利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始重视和

引入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数据库。通过该

案及其国外关联案，欧洲法院和律师也改

变了中国企业都是小偷的偏见，相关审理

变得公正多了。

毕业40年来，清华精神始终伴随我，

鞭策我立身做人，现虽已白发苍苍，但将

继续前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与德行，来

彰显清华学子的风采和魅力。

2017年1月17日

1977年初，我们这一届清华学生毕业

了。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这批

毕业生的社会地位陷入了低谷。前途迷

茫，路在何方？

计算机系负责学生工作的罗建北老师

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工作。接下来的几

年，我在软件教研室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在此期间，我几次放弃了调入中央部

委工作的机会，目的是想证明：我们也一

样能做好专业技术工作。

1982年8月，我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

（协和医科大学），从事医学信息处理研

究工作。1983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卫生

系统电子计算机应用讨论会”，是卫生部

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计算机医学应用学术

交流会。当时我上报的研究论文是全国第

一个医学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研究报告，

经专家组审定，推荐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

优秀论文奖。中医研究院计算机室主任也

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找到我，希望我能

调到他那里工作。当年，我被中国医学科

学院派往美国培训学习，第二年回国后就

下决心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当时中医研

究院正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基础

自强不息 人生无悔

○彭春龙（1977 计算机）

2016 年，彭春龙学长在西藏。


